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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本森

　　我老家屋背后是座大山，山中有片毛竹

林。青的叶、绿的杆，点缀着高山大岭，远望像

一片绿色的海洋，近看似一道绿色的屏障。一

根根竹子粗壮挺拔得如年轻有力的小伙子，

轻盈细小的若亭亭玉立的少女。

　　小时候，我们喜欢往竹林里钻，或是打柴

割草，或是揪藤斩芒，或是放鸡牧牛，或是掘

薯挖药……这里成了寻食的生活宝库。那时，

我才四五岁，还不懂多少事，只觉得肚子老是

饿。父亲上山挖山薯、采野菜，我也常跟在后

面打下手。久而久之，我熟络了进出山路，常

常独自闯荡。最快乐的是春天，一场雨后，一

根根春笋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蓬蓬勃勃，探

出了黄花花的小脑袋，披着淡绿的嫩衣，在春

风中微笑，向大地展示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这时，我们上山挖几条竹笋回来，剥去外

壳，切片煮熟置清水泡浸。次日便炒或用酸菜

煲，成为一道菜，脆口鲜甜，味道好极了。那个

年代，缺肉少油，初吃几餐还可以，多吃弄得

咕肠噜肚，见笋色变。难怪乡亲们有“吃一餐

笋，刮三日油”的说法。但无可奈何，还得一而

再，再而三地吃，搞得孩童时对竹笋又爱又

恨。偶有几次，父亲买来一小块肥猪肉，切成

风能吹走的薄片，爆炒竹笋，其味道大不一

样，大快朵颐也觉得没搜肠刮肚。要是用腊肉

炒更是一绝，腊肉的咸香渗入到清爽的水竹

笋当中，咸与淡，陈与新，混合在一起，诠释出

甜而香的滋味。吃后思念绵锦，回味无穷。

　　倒是爷爷给我讲了故事，说古代有个人

叫孟宗，他的母亲很爱吃笋，有年冬天，孟宗

在竹林里寻觅不到笋就忍不住哀叹，竹笋被

他感动，便长出来了，孟宗得以用竹笋奉母，

于是便有个孟宗孝笋的传说。当时年小，不谙

世事，不知道竹笋奉母的内涵。只感到竹笋是

一道好菜，也是一条发财门路。当年父亲靠卖

毛竹补贴家用，为我上学筹备学费、生活费。

　　竹林里挖笋、大铁锅里煮笋、砍竹卖

钱……所有的一切，都是往日的记忆。时至今

日，再走进这片竹林，却是另一番神奇的景

象。漫山遍野的竹海变成了“车间”，村民们用

它生产“竹筒酒”。没有烟火，不冒蒸汽，可一

筒筒绿酒相续酿造出来，堪称奇妙。他们选择

较嫩的生长竹，往竹节里注入一斤多的基酒，

让酒在竹子继续生长中开始二次酿造，通过

竹的呼吸，经竹叶、竹竿吸入进行纯化。经一

年的时间，砍竹截成“竹筒酒”，绿竹成了原生

态酒瓶，贴上商标便走入市场。这种活竹陈酿

的酒，色清纯透明，黄若琥珀，澄似碧玉。喝起

来口感柔润、甘甜芳香、清凉丝丝，让人感受

大自然的奇妙。有文友送我一首诗：“破竹倾

芳液，杯斟琥珀光。虚心君子气，满中碧岑香。

露湿凌云竿，岚润绝碧房。种山三万座，浇净

客愁肠。”读来情景交融、生动有趣，禁不住为

新兴原生态养生保健酒而喝彩。

　　竹林，还是这片竹林，前世今生总是如此

辉煌。过去以菜肴为人果腹充饥，以原竹为人

提供油盐钱。现在以绿色食品满足人们的舌

尖，乃至为山区扶贫开发、振兴乡村贡献青

春。怎不叫我为之忆旧抚今，心潮激荡，思绪

绵绵！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 王乾荣

　　先说说“王”字。

　　我觉得“王”字挺帅：它端庄、周正、均衡，上

下左右搭配恰到好处，不枝不蔓，整齐划一，添

之一画则多，减之一笔则少，整体风姿骨感而不

失谐调，瞧着十分舒坦，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一

个汉字，有如此美好颜值。它貌美而不妖艳，身

简而不杂芜，堂堂正正，朴朴素素，宁宁静静，从

从容容。它不言自威，刻在老虎额上，恰如其分；

它不动自尊，活该一切顶尖人或事物，均可称之

为“王”，不是“王”也是“王子”。

　　“王”字的了不起，又在于其构成：“王”字去

掉上面一横，是个“土”字。地球上如若没有土，

哪来稻、麦、黍、菽、稷？没有这五谷杂粮，人怎么

果腹，怎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别说炕头，恐怕

掉地心里，烧得魂儿都没有了。

　　“王”字去掉下面一横，是个“干”字。人活一

辈子，不都要干事吗？有谁一生什么营生统统不

干？人只有干，才能获取财富，才能活着；只有大

干、智干、巧干，才能有所发明创造，活得更加惬

意滋润。

　　而“王”字抽去中间一杠，是个“工”字，工与

干，音不同，义相近，都是闲不住的意思。

　　“王”字卸掉唯一的一竖，就是“三”字。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莫须

有的，“三”是直接“生万物”的，三有多伟大，不

用说了。

　　鉴于上述对“王”字的解析，如果一个人姓

王，感觉还是挺来劲的呀。目前我国近1亿人姓

王，想起历史上的王充、“王谢”、王勃、王羲之、

王维、王安石、王冕、王夫之、王阳明……也许姓

王的人，人人与有荣焉呢。自然这都是“见姓演

绎”，当闲话说说罢了，不足为训。你虽姓王，这

些历史名人诸王的声名和成就，以及“旧时王谢

堂”的显赫与富足，也不是你的。

　　而姓王其实很不好。知道咱国最普遍的骂

人话是什么吗？除了“他妈的”，就是“王八蛋”。

但“他妈的”是漫骂，无定指，一个人不如意时，

生气之时，甚至高兴之时，还自言自语“他妈的”

呢，并不是骂别人——— 此义见鲁迅《论“他妈

的！”》。而“王八蛋”则是谩骂，不加人称，指的也

是“你”；加上“你”，如“你王八蛋”，就更是直接

骂你了。当骂之人，自然是坏人、不堪之人。那么

一个姓赵的人一旦坏了、不堪了，他就是“王

八蛋”。不是“赵八蛋”而是“王八蛋”，别姓坏

人都姓“王”了——— 这姓王之人，招谁惹谁了？

千古奇冤啊！

　　其实人不能选择姓氏，姓什么都是好的，不

应有姓氏歧视或姓氏优越感。

　　按“王八蛋”乃汉语粗口，是一个具有侵略

性、贬低性的骂人话。实则“王八蛋”原是“忘

八端”之谐音讹传。中国人自古重德，奉定人

最重要的“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古人认为八德不齐，即是不道德之人，是

被人不齿的，所以对于不忠不孝、不讲信义、

不廉洁自律、不知羞耻、不懂礼仪的人，以“忘

八德”斥之。既不知什么八德，又惯于骂人的

现代野蛮人，只认准一个讹传的“王八蛋”而

吐唾伤人，似乎“王八蛋”即是“王八下的蛋”，

王八是龌龊的，其蛋必然等而下之，当骂———

瞧这骂人者其思其言，愚钝而粗陋，才堪称文

明之败溃，八德之沦丧呢，不如赏给他一个

字：呸！

姓“王”有什么好和不好

□ 夏禹

　　清明时节雨纷纷，雨是清明的灵魂，这牛毛细雨绵长而不扁，润泽却

不圆，但足以拂去凡尘。清明雨，在淅淅沥沥中汇成一条思念的长河。

　　警察作为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因为工作的原因，时

常会让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回想起那一幕幕往事，关于那些平凡

人英雄们的故事。

　　丁爸爸身材高大，体型微胖，脸上始终面带和蔼的微笑。2017年清明

前夕，我第一次见到丁爸爸，距离他的儿子丁玮牺牲不足3个月，从那双布

满血丝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位父亲对人生的怀疑和对未来的绝望。

　　燕子去了，会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会有再生的时候。而时间总是

一路向前，伴着带不去的记忆和铭记中的殇。

　　2020年的冬至，为了筹备当年的报告会，我时隔3年再次见到丁爸爸，

依旧笑容满面，银丝却已爬上了鬓角和额头，远远望去，宛如铺了一层霜。

走进家中，电视边上那张微微泛黄的全家福，酒柜上被擦得一尘不染的中

国象棋，客厅墙上悬挂的十字绣……陈设并没有发生变化，而象棋的主人

留下了全家福的缺憾，年轻的他永远定格在30岁，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人

民警察的光荣与梦想。

　　“我舍不得改，这样玮玮回来就不会走错门，总感觉玮玮每天还会像

往常一样加完班悄悄回来。”沙发上的丁爸爸双手颤抖，抚摸着儿子警官

证上的相片，一片水迹划过。

　　积极投身公益、爱心扶困助学、组建失独家庭互助会……丁玮虽然离

开了，但这个家庭与警察的荣光并没有割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玮玮生

前就是个热心肠，我们要把他未竟的事业延续下去。要是可以重来，我还

是会支持他再做一名人民警察。”丁爸爸坚定的话语让我潸然泪下。

　　从丁爸爸家出来，望着车窗外的繁华，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平安的

来之不易。生而为警，有些平安，需要用一辈子去做；有些平安，要用枯燥

寂寞去坚守；有些平安，甚至需要用生命去捍卫。与警察相关的每一个家

庭，也在默默地承受和奉献着。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礼礼就是一个犹如天使般的小姑

娘。她的父亲戴鹏牺牲时，她在娘胎里还不足一个月。

　　穿上一身新衣，扎一头马尾辫，如今快两周岁的礼礼，见到我们的到

来，没有一丝的胆怯和害羞。面对镜头，在小区游乐场里，礼礼和我们玩起

了捉迷藏。

　　犹记得2019年1月，一声啼哭，打破了产房内外的紧张和安静，礼礼平

安降生了。产房外，戴鹏的战友、亲人、朋友紧绷的面庞上终于露出了笑

容。产房内的我，有幸成为了见证她出生的人，这也是我从事公安新闻宣

传工作以来，最为紧张的一次拍摄，透过摄像机的显示器，新生的小生命

静静地躺在父亲藏蓝的警服上，睡得是那样的安详和甜蜜，犹如沉睡在父

亲的怀抱里一般。

　　坐在妈妈腿上的礼礼拨动着手机里他爸爸生前为数不多的几张相

片，嘴里一直喊着：“爸爸，爸爸。”“礼礼最先会叫的就是爸爸。”望着女儿

稚嫩的面庞，礼礼的妈妈声音哽咽。

　　夜幕降临，一天的拍摄工作并不累，却让车里的人都格外心情复杂。

黑夜里的高速路上，闪烁的车灯穿过层层大雾，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流星，

划过夜的长空。而丁玮、戴鹏、卜京、陈飞……他们也宛如一颗颗点亮夜空

的明星，坠入星辰大海中，却闪亮在盐阜大地上空。

　　又是一年清明时，愿脚下的这片土地依旧清新，平安的事业依旧明

净，英雄的精神庚续传存……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

警队 因你不凡

□ 刘金霞

　　整理好公共盘里的文件，打包，归置到一处，新建文件夹“张建文工作2017-2021”，

心里默默地叨咕一句：嗯，2017-2021，快4年了，从来到海淀法院，从来到上地法庭，从跟

着张老师。

　　早晨交接工作的时候，她还跟我说：“那感觉就像，要送走长大成人离开家的孩子。”

脑子里闪现出去年某天她甩给我“海法人”的一篇文章，跟我说：“等你哪天不在我这个

审判组了，你也给我写篇类似的文章吧，只希望那一天晚一点儿到来。”那会子还想着俩

人相处都是日常，发愁写不出来点啥。可“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的时候，“日常”就那么

一下子奔涌而出，略带丝丝伤感。

　　从2017年正式分配岗位开始，我就跟着张老师，那会儿庭里人少，我师父得了徒弟

一枚，特别高兴。跟我说，她好多年没有带过新助理了，有点不知道怎么带，然后塞给我

一篇经验总结，告诉我：工作无他，唯细致尔。

　　“要想工作提高效率，就要仔细不要返工补漏。”

　　“这本卷怎么这么乱，卷里的东西不要乱放。”

　　“判决的事实查明部分要按照时间顺序理清楚，事件脉络就出来了。”直到现在，案

件数量这么大，偶有送达员把退回的邮件整个塞到卷里，她都会挑出来，剪好，粘好笔录

纸，规规矩矩地再放到卷里，卷宗一丝不乱；我草拟的判决，她依然会细致耐心修改到标

点符号。

　　我俩性格互补，我是个愣头青，她全面周到；我马大哈，她是精细人；我咋咋呼呼，她

轻声细语。在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气场的感染下，渐渐地我能改正一些粗心的毛病，

渐渐地我能沉住气想想问题怎么解决，渐渐地我从一毛孩子蜕变、长大。长大的同时，我

也在长胖。刚入院的那会儿我是个小瘦子，制服裤子太肥不得已做了个“缩针”手术，后

来就越穿越紧，做了“扩张”手术依然没能挽救裤子退伍的下场。可张老师身材却丝毫没

有变化，这得益于她的自律——— 每天坚持运动。不错，是每天，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

寒冬。

　　前两天她跟我说她的一字马终于练成了，这成就于我而言，不亚于跑下来一场100

公里的越野赛，不同的是，我做不到，她自律、坚持，然后做到了。而坚持，只是她优秀品

德之一。时刻保持良好心态，内心无波澜，从没听她抱怨过谁，也从没听她抱怨过什么

事，但是只要是不平的事、不对的事，她一定会指出来。

　　张老师对事儿公平公正，对人，却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待当事人，总是尽可能

给予便利，永远都在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多闹腾的当事人，也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

句重话。对待徒弟，更像一个大姐姐，工作方面的事情不容许丝毫的差错，但是在生活方

面却给与无限的关爱。

　　父亲生病住院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我一筹莫展，她主动帮我跟领导反映我生活困

难，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帮我。我每天4点起床跑医院送饭、回单位上班、回家取饭、去

医院送饭，张老师知道后跟我说：“无意在你桌子上看到你记录的一天日程，太辛苦了，

心疼你。”意志消沉的时候，她告诉我“生命本该强悍无畏”；一筹莫展的时候，她跟我说

“谁的生活没有一地鸡毛呢”；纷繁无序的时候，她跟我说“有时候你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看着你我就能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可您又何尝不是我的精神支柱呢？谢谢您近4年的教诲、陪伴、庇护与帮助，在这里，

祝您永葆青春，芳华常在。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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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了
桃
李

恼
得
蜜
蜂
无
法
开
工

气
得
春
蚕
对
着

湿
漉
漉
的
桑
叶
无
从
下
口

三
月
里
的
小
雨
淅
淅
沥
沥

落
在
窗
前
落
在
枕
畔

落
在
春
天
的
每
一
个
恬
梦
里

 
 

︵
作
者
单
位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

三
月
小
雨

□ 

赵
同
彪

夜
深
人
静
的
时
候

我
很
想
听
到
心
跳
的
声
响

因
为
我
害
怕
静
谧

害
怕
静
谧
会
吞
噬
我
所
有
的
梦
想

早
上
醒
来
的
时
候

我
很
想
看
到
黎
明
前
的
曙
光

因
为
我
害
怕
阴
云

害
怕
阴
云
会
遮
住
初
升
的
太
阳

失
意
的
时
候

我
很
想
把
所
有
的
烦
恼
遗
忘

因
为
我
害
怕
堕
落

害
怕
因
一
次
失
败
而
找
不
到
方
向

快
乐
的
时
候

我
很
想
回
眸
曾
经
的
落
魄

因
为
我
害
怕
陶
醉

害
怕
因
一
次
成
功
忘
却
所
有
痛
伤

走
向
远
方

我
痴
心
不
改

我
坚
信
春
天
不
远

我
要
伸
开
臂
膀

我
要
拥
抱
辉
煌

 
 

︵
作
者
单
位

河
南
省
濮
阳
县
人

民
法
院
︶

拥
抱
辉
煌

□ 

冯
秀
兰

春
领
舞
间

一
朵
素
梅
邂
逅

一
抹
暖
阳
含
着
羞

扯
来
一
树
花
红

织
一
身
嫁
衣
只
为

圆
一
世
情
缘

翘
首
欲
望
眼

一
枝
桃
花
拥
抱

一
束
暖
风
温
存
中

穿
过
一
帘
幽
梦

唱
一
首
情
歌
等
雨

带
着
诗
和
远
方

一
路
走
来



　
　(

作
者
单
位

山
东
省

单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花

报春花                             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

□ 钱先峰

　　我的书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定制相册，里面装的倒不是照片，而是诸如

车票、演出票、景点门票等各类票据。其中最能唤起回忆的当属邮票，一枚

邮票一个故事，见证着我这些年酸甜苦辣的集邮往事。

　　我养成集邮的爱好属于机缘巧合。接触邮票的时候刚上小学，在爸妈

的口述中，我写了封信寄给远方的外婆。父亲将信纸装进信封，在信封上

写上地址、邮编以及名字。我问道：“这样就可以寄出去了吗？”父亲摇摇头

说：“不行，还缺少邮票，这个要到邮局购买。”

　　周末，我跟着父亲走进邮局，父亲买了几枚面值为80分的邮票，邮票

上是长城图案，很是壮观。他拿起柜台上的胶水涂抹邮票背面，轻轻地贴

在信封右上角。两个月后，收到外婆的回信，父亲忙不迭地拆开信封读信。

我却对信封上的邮票饶有兴趣，邮票边角盖了邮戳，图案是一只可爱的猴

子，我当即把邮票小心翼翼地取下来作为纪念，夹在课外书里。

　　上中学时流行写信交笔友，没几个要好的笔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

欢文学。杂志社刊登作品，常常把作者的邮编和地址印在文末，以供读者

和作者联系交流。读到喜欢的文章，我会将作者的信息抄在笔记本上，利

用课余时间偷偷给他们写信，内容无非是文章的阅读感受以及分享写作

趣事，可惜寄出去的信件多数石沉大海。好不容易盼来一封回信，我会激

动半天，有时在信纸里收到几枚夹寄过来的邮票，我几乎乐得找不到北

了。心想这笔友出手真阔绰，我寄一封信都得三思，人家直接爽快地赠我

数枚邮票，仔细一看竟是连票。我除了收藏，哪里舍得往信封上贴！

　　去外地上大学，学校有信件收发室。每天清晨，邮政投递员骑着自行

车前来送报纸、明信片以及信件。彼时我空闲时间充裕，自诩为资深的集

邮爱好者，每天上午一有空就守候在收发室门口，见取信的同学走出来，

立即上前索要邮票。集邮爱好者众多，讨要邮票的难度可想而知，碰钉子

是常有的事，但我为了集邮，只好死皮赖脸地追着取信的同学索要。一学

期下来，我的定制相册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面值多种多样，图案有

花鸟虫鱼、名胜古迹、人物肖像等主题。这本邮票相册被我当成宝贝似的

锁在寝室衣柜里，除了我，谁都不许碰。偶尔，我会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看，

回味曾经收集每一枚邮票的背后故事。室友说我臭显摆，我说他们这是羡

慕嫉妒恨。

　　手里有了闲钱，我开始为集邮投资。有一年从报纸上得知邮政即将发

行纪念邮票的消息，我记下日期，提前到附近邮局咨询。发行日当天，我起

个大早，特意请了假在邮局门口候着，待邮局开门办公，我迅速跑到柜台

窗口处购买。功夫不负有心人，纪念邮票到手，我笑得嘴巴都咧到耳朵后

面了，像个中大奖的彩民。

　　参加工作后，实时通讯工具进入大众视野，大家捧着手机或坐在电脑

前开心地打字聊天，信件和明信片式微。琐事缠身，我集邮的热情亦逐渐

消退，趋向于佛系。偶然得之的邮票，全赖亲朋好友相赠，我悉数笑纳，心

里却很少再起波澜。

　　一枚小小的邮票，不仅是通讯寄件的邮资凭证，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作为集邮爱好者中的普通一员，我不靠集邮发财，只为了践行内心的

热爱。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

集邮记


